
岔路口的温情
郑显发

在偏僻的柳边岔路口， 黄昏的余晖洒在蜿蜒的
小路上， 一位挑着满篮新鲜蔬菜的老人被一辆急速
驶来的汽车撞倒。老人痛苦地呻吟着，篮子里的菜散
落一地，绿叶与泥土交织在一起。周围是几栋低矮的
房屋和稀疏的树木， 远处的山峦在夕阳下显得格外
宁静。

路过的几个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停下来帮忙，
他们或是低头看手机， 或是加快步伐， 生怕惹上麻
烦。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冷漠的氛围，好像这一切与他
们无关。

然而，老谢的出现打破了这份沉默。他是一个普
通的中年男子，身穿一件褪色的蓝色工作服，脸上刻
着岁月的痕迹。 看到这一幕，他没有犹豫，立刻放下
手中的工具箱，跑向老人。 他蹲下身子，轻声安慰老
人：“别怕，我在这儿，救护车马上就来。 ”

老谢迅速拿出手机拨打了 120 和 110，他的声音
坚定而清晰，每个字都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心。在打
电话的同时， 他还用自己的外套为老人遮挡住傍晚
的凉风，小心翼翼地检查老人的伤势，尽量不让老人
移动，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久后，救护车和警车几乎同时到达现场。医护
人员迅速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最近的医院。警察则
开始记录事故现场，询问目击者。老谢向警方详细描
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他的叙述条理清晰，为警方提
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事后， 老谢的行为受到了当地社区的广泛赞
誉。 社区主任李明亲自来到老谢家中，表达了对他
的敬意和感谢。 他说：“老谢，你为我们社区树立了
一个好榜样，你的勇敢和善良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
典范。 ”

几天后， 老人的儿子张伟带着感激之情找到了
老谢。 他紧紧握住老谢的手， 眼中含着泪光：“谢谢
你，如果不是你，我不知道我妈妈会怎样。 你是我们
家的大恩人。 ”老谢微笑着摇了摇头：“这是我应该做
的，换做任何人在场，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

故事以老谢继续他的日常工作结束， 但他的行
为却在小镇上引发了连锁反应。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人。柳边岔
路口不再是一个冷漠的地方， 而是变成了传递爱与
希望的起点。

余生何必与他人比
子 安

清晨， 薄雾笼罩着小城， 温柔地拥抱着
每一个熟睡中的人， 如同一位母亲轻抚她的
婴儿。 天边刚泛起微微的曙光， 我便匆匆起
身， 迎着这片朦胧。 街上寂静无声， 只有几
家早点铺子开始忙碌， 那诱人的香气随着蒸
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给这座宁静的小城增添
了一丝温暖的气息。

我独自走在这熟悉的道路上， 心中不禁
泛起一阵感慨。 生活， 就是这样的平凡与琐
碎， 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 却有着细腻而真
实的美好。 为什么我们总要与他人比较， 去
追求那些所谓的光鲜亮丽呢？

还记得那天， 我在菜市场挑选新鲜蔬菜
时， 听到两位邻居大娘对话。 “你看人家王
婶的儿子， 在国外留学， 回来后在大公司工
作， 月薪好几万呢！” 李大娘不无羡慕地说。
“唉， 我家那小子， 天天就知道打游戏， 啥时
候能让我省心啊。” 张大娘则一脸愁容。 类似
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人们总是习惯以
他人的成就为标尺， 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却
忘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幸福指数。

我推着购物车， 缓缓行走在菜市场狭窄
的通道间。 四周是来来往往的家庭主妇、 老
人以及少数几个年轻人。 他们有的在精心挑
选着新鲜的蔬菜， 有的在讨价还价， 声音此
起彼伏， 交织成一首生活的交响曲。 我喜欢

这种热闹的氛围， 它让我觉得充实而真实。
走到一家卖鱼档口 ， 看到老板正在处理

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 他手法娴熟 ， 动作干
净利落 ， 不一会儿 ， 那条鱼便被他收拾得
干干净净 。 我不禁驻足观看 ， 心中感叹这
位老板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 他虽然每天重
复着相同的工作 ， 但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
没有丝毫懈怠 。 或许 ， 这就是他对生活的
热爱吧。

买了一条鱼， 我继续前行。 路过一家花
店时， 被门口摆放的几盆绿植吸引住了目光。
它们青翠欲滴， 生机盎然， 仿佛是这座城市
中的一抹绿色希望。 我想到家里的阳台上有
几盆快要枯萎的花， 于是决定进去买几盆新
的回去替换。

花店老板娘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女子， 她
见我进来， 忙上前招呼： “先生， 您需要什
么花？”

“这几盆绿植怎么卖？” 我指了指门口的
几盆。

“哦 ， 这几盆都是 30 元一盆 ， 您要几
盆？” 老板娘笑着回答。

“那就都要了吧。” 我说。
结账时 ， 老板娘还送了我一小包肥料 ：

“先生， 这是我们店里特制的肥料， 您拿回去
试试 ， 保证您的花长得更好 。” 提着这些东
西， 我心情愉快地走出了花店。 回家的路上，
我看到街边的孩子们正在嬉戏玩耍， 他们的
笑声清脆悦耳， 如同一串串银铃般回荡在空
气中。 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纯
粹。

回到家中， 妻子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我
们一起享受这简单而温馨的时光， 聊着家长
里短。 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却充满
了爱与温暖。 我想， 这便是幸福的真谛吧。

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瞬间值得我们去珍

惜和感悟。 与其盲目地与他人比较， 不如静
下心来感受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幸福指数。 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目标， 不必
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 只要我们用心
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用爱去呵护身边的人和
事， 那么每一天都将充满意义和价值。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书房里， 温暖
而明亮。 我坐在书桌前阅读一本关于时间管
理和自我提升的书籍。 这本书是一位朋友推
荐的， 他说： “读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更好地
规划时间和提升自己。” 我相信他的话， 于是
买来一读。 书中的内容确实很实用让我受益
匪浅 。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句话 ：
“不要让别人的看法影响到你的选择和行动。”
这句话简单却深刻， 提醒着我要做真实的自
己， 勇敢地追求内心的梦想而不是随波逐流、
盲目跟风。

当夜幕降临时， 城市被灯光点亮， 如同
一座不夜城 。 我站在窗前眺望远处的风景 ，
思绪万千。 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让我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余生何必与他人比？ 重
要的是活出自己精彩人生！ 无论未来会遇到
多少困难和挑战， 我都会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态， 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用爱
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用行动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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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候新岁
葛 鑫

又是一年岁末，我站在时光的门槛
上，静候着新岁的到来，心中涌动着无
尽的思绪与感慨。

静候新岁，是一种心境，一种对过
往的深情回望，对未来的淡然期许。 在
这个时刻，我们仿佛能够听到时间轻轻
的脚步声，它在我们的耳畔低语，诉说
着岁月的流转与生命的真谛。回首过去
的一年，那些欢笑与泪水，成功与挫折，
都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 虽然短暂，
却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在这一年里，我们或许经历了无数
的风雨，也或许收获了满满的果实。 但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学会感恩。
感恩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人
和事，是他们让我们变得更加丰富与多
彩。感恩那些在我们困境中伸出援手的
人，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与真情。感恩那些让我们跌倒的挫折与
困难， 是他们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与勇
敢。

然而，静候新岁并不仅仅是对过往
的回味与感慨。它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
待与憧憬。 新岁，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
力量，它像一张空白的画卷，等待着我
们用智慧与勇气去描绘。 在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自己在新的一年
里想要达到的高度， 想要实现的梦想。
无论是事业上的突破，还是个人成长的
进步，都可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与方
向。

但追求梦想并非易事。在人生的道
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与

困难。 这些挑战或许来自外界的压力，
或许来自内心的恐惧。 但无论何种挑
战，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定的
心。 因为只有内心的平静，才能让我们
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只有内心的坚定，才能让我们在困难面
前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在静候新岁的日子里，我们还需要
学会反思与自省。 反思自己在过去的
一年中是否有所成长，是否有所收获；
自省自己在面对困难时是否足够勇
敢，在面对诱惑时是否足够坚定。 通过
这种反思与自省，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
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优点与不足，
从而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
人生道路。

当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的那一刻，
我们知道， 一个新的篇章已经拉开序
幕。 在这个新的篇章里，我们将带着对
过往的感恩与对未来的憧憬， 继续前
行。或许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未知与挑
战，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定的
心，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困难与挫折，就
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人
生之路。

静候新岁， 不仅是对时间的等待，
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视。它让我们在
岁月的流转中学会了成长与坚强，在生
命的舞台上演绎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与
辉煌。 让我们带着这份敬畏与珍视，继
续前行吧！ 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都能
成为更好的自己，去拥抱那些属于我们
的美好与奇迹。

我为银杏留个座
荀 虎

周末，我踏入了朋友在郊外的那个
幽静小院，仿佛闯进了一幅流动的水墨
画中。 小院不大，却处处透着主人的匠
心独运，青砖黛瓦间，雕花窗棂下，每一
处细节都似乎在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
与尊重。

城里的行道树，银杏叶早已飘零殆
尽，而朋友家院中的那几棵却像是时光
的宠儿，倔强地保持着金黄的色彩。 阳
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我们身上，温
暖而柔和。

我们围坐在院中的石桌旁，主人端
上了自家炒制的生态茶。 茶香袅袅升
起，与小院的静谧相得益彰。 在这片刻
的宁静中， 我瞥见石桌旁有一个空座，
便随口提了一句：“这座位安排得真妙，
既不妨碍赏景，又能品茶谈天。 ”

朋友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嘴
角上扬，笑道：“你倒是细心，这座位还
真有讲究。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温暖与
自豪。 接着，他便讲述了一个关于这个
座位的小故事。 原来，这院子里的银杏
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年秋天，满树
金黄，如梦如幻。 主人夫妇对这几棵银
杏树珍爱有加，视为家中的宝贝。因此，
在安排座位时，他们特意在石桌旁留出
一个空座， 只为与银杏树共享这份美
景。

听完故事，我心头一震，为银杏“留
个座位”的想法，既体现了主人对自然
美的尊重与欣赏，又折射出一种生活的
艺术和哲学。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中，我们往往忙于奔波，忽略了身边的
美好。 而朋友夫妇，却能在平凡的生活
中，发现并珍惜这份美好，实在难得。

正当我沉思之际，朋友又提起了村
里的一对雌雄同株的古银杏树。 据说，
这对银杏树已有千年历史，经历了无数
风雨，却依然屹立不倒，枝繁叶茂。更奇

特的是，这对银杏树雌雄同株，相互依
偎，形影不离，被村民们誉为“伉俪树”。

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古人对于
银杏的赞美。银杏树，又称白果树、鸭脚
树，因其生长缓慢、寿命极长而被视为
长寿的象征。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
银杏更是被赋予了坚贞不渝、自强不息
的品格。如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所言：“鸭
脚生江南，名实本相符。绛囊因入贡，银
杏贵中州。 ”银杏之美，不仅在于其外在
的形象，更在于其内在的精神。

如今，这对“伉俪树”已成为村里的
旅游景点， 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人们惊叹于它的古老与美丽，更被它所
蕴含的精神所感动。

这让我想起了人生的哲理。在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
找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而这份美好，
往往就隐藏在身边的小事中，等待我们
去发现、去珍惜。就像这“为银杏留个座
位”的小事，既体现了对自然美的尊重
与欣赏，又折射出一种生活的艺术和哲
学。

望着院中那闪烁着金色光辉的银
杏树，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这
棵树，经历了无数风雨，却依然屹立不
倒，枝繁叶茂。它的美，不仅仅在于外在
的形象，更在于内在的精神。 它告诉我
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应像银杏一
样，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坚贞，自强不息，
永不言败。

临别时，我回头望去，那石桌旁的
空座，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
我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座位，更是一个
位置的象征———一个为美好预留的位
置。 在这纷扰的尘世中，愿我们都能为
美好留个座位，让心灵在这片净土上得
到滋养与升华，共同守护那份宁静与美
好。

柴门闻香 人间烟火
马英闵

冬日的清晨，世界仿佛被一层静谧的纱幔所笼罩，清
冷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宁静。 村庄在沉睡中
尚未完全苏醒，唯有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在天空中轻柔地
舒展着身姿，宛如一幅灵动的水墨画。 推开柴门，隐约传
来的香气便成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驱散了冬日的寒意，
让心中生出几分温暖与归属。

清晨的阳光微微透过薄雾，洒在堆叠整齐的柴垛上。
木柴的清香和土地的气息交织成一曲冬日的序章。 每家
每户的小院里， 一缕缕袅袅升腾的炊烟像一幅流动的画
卷，诉说着生活的简单与安宁。 柴门轻掩，柴火的噼啪声
从门缝中溢出，伴随着香气四处流散，勾起人们肚腹中的
馋意。 这些香味，是冬日里最质朴的问候。

最先飘散开的，是腊肉的味道。 一进腊月，家家户户
就开始准备年货，将腌制好的猪肉悬挂在厨房的房梁上，
用松木柴火慢慢熏制。 清晨升起的烟火中总带着一点腊
香， 和着柴火特有的木质味儿， 成了冬天里最熟悉的标
志。 小孩子们总喜欢仰着头，用鼻子贪婪地嗅着那一缕腊
肉的咸香，有时还忍不住跳起来，想要摘下一块放进嘴里
尝鲜。 这股香味充盈在小巷里，带着油脂被炭火炙烤后的
浓厚与诱惑，把冬日的寒冷击得无影无踪。

到了晌午，炊烟最浓的时候，整个村庄笼罩在食物的
香气里。 院子里的灶台上， 热气腾腾的铁锅里翻滚着肉
片、冬笋和豆腐。 一勺香料撒下去，热油和食材的碰撞声
伴随着香气直冲鼻尖。 这一刻， 村庄就像一个巨大的暖
炉，每一个烟囱都像炉口，喷涌着生活的温度。

偶尔还能闻到烤红薯的甜香， 这是孩子们最期待的
美味。 在院子的一角，老人用树枝燃起小火，把洗净的红
薯埋在炭火里。 不多时，红薯的皮被烤得焦黑，轻轻一剥，
蜜色的果肉溢出热气，甜香扑鼻。 孩子们一边吹着热气，
一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满嘴的温热与甜蜜。 这种简单
纯粹的幸福，是冬天独有的馈赠。

而到了傍晚，夜色将村庄笼罩得愈发安静，炊烟却依
旧未散。 大铁锅里蒸出的米饭香气混合着肉汤的浓郁，缓
缓飘散到巷子里，成为最美的夜曲。 邻里之间的问候，也
往往在这时最温暖：“今天煮了啥？ ”“红烧鱼，来尝尝吧。 ”
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张小木桌， 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微
微摇曳，映照着大人们的闲话家常，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年关将近，冬日的香气愈发丰盈。 早晨推开柴门，总
能看见家家户户忙碌的身影。 灶台前的老奶奶揉搓着面
团，准备蒸一屉热腾腾的馒头；屋檐下的老爷爷用力劈着
柴火，为腊月里的团圆做足准备。 孩子们围着灶台，等待
着腊肉和年糕的出锅，眼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这时的香
气，比平日更浓烈，更深沉，仿佛在提醒人们：团圆近了，
年味浓了。

推门而出，夜色下的小巷依然被香气填满。 木柴燃尽
的烟气在微凉的空气里蜿蜒而上，融入星空。 那是冬日最
后的余韵，温暖而绵长。

柴门外的香气，便是人间烟火的缩影，它不耀眼，却
长久地烙印在每个人的记忆里。 等到多年后，即使身处他
乡， 只要闻到腊肉或红薯的香气， 便会想起那个小巷深
处，柴门微启的冬天。

人生百味

父 亲 的 酒
宋 扬

父亲曾是一个烤酒匠 。 父亲不是
酒厂老板， 父亲只是一个打零工的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 我们乡的
乡办酒厂被我干爹承包了 ， 父亲便在
酒厂打零工以补贴家用 。 父亲并不长
年待在酒厂， 要生火烤酒了 ， 父亲才
从距酒厂两公里的家中急急赶去 。 更
多时候， 父亲还得和母亲一道揉搓我
们一家四口人的二亩水田和一亩八分
旱地。

“烤酒” 的说法很土， 土得似乎连
那些烤出来的酒也浸满了煤灰的呛人
味道和汗水的黏厚 。 诗意的说法叫
“酿酒”。 似乎日子就该如此云淡风轻，
一点一点酿出甘美与幸福 。 “烤 ” 更
多时候是水与火的角力 ， 也是手中沉
重的铁铲与父亲浑身肌肉的角力 。 炉
火烧起来 ， 父亲和另一个零工———泽
翔叔挥动铁铲， 不停地往炉中抛煤炭。
在这之前， 他俩已把五百斤发酵过的
麦子或高粱从窖池一铲一铲铲出来 ，
再一筐一筐倒进炉上的敞口铁锅里的
大甑子中。 每一铲 ， 每一筐 ， 我都看
到父亲赤裸的臂膀上肌肉滚动， 绷紧，
然后松开。 如是周而复始 ， 仿佛那是
发自父亲的皮肤、 肌肉 、 骨骼的一次

次深呼吸。
从固体的粮食萃华为液态的酒 ，

火助酒一臂之力 。 从科学的角度讲 ，
准确的定义应该叫 “蒸馏”， 但我固执
地认为蒸馏二字少了 “烤 ” 的火热与
粗粝。 五百斤麦子或高粱可以出两三
百斤酒 ， 在不大的乡场能卖好几天 。
烤一灶酒， 掐头去尾 ， 中间的精华酒
不过几十斤。 留下一半对付街面上有
点头脸的人物， 剩下的， 统统与头酒、
尾酒混合了， 也是高度原浆好酒 。 原
浆酒再按比例掺入井水 ， 调低度数 ，
价钱自然也比原浆便宜一些 ， 当然也
就卖得最好。

作为烤酒匠 ， 父亲固然知道酒的
好坏。 然而， “纺织娘， 没衣裳”， 烤
酒匠也并非总有好酒喝 。 快过年了 ，
干爹总算开了口， 他让父亲和泽翔叔
各备一个五斤装的酒壶 ， 到灶上接中
段酒 。 不过， 必须分两灶接 ， 一灶酒
根本架不住一下子被抽走十斤精华 。
父亲和泽翔叔理解那十斤酒之于一灶
酒的重要性， 当然也理解干爹做生意
的不容易。

说来奇怪 ， 虽然喝的不可能全是
好酒， 但可以肯定地说 ， 父亲做烤酒

匠的那几年从没喝过假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 眼看着村

里第一批南下广州 、 深圳打工的邻居
盖起了村里第一批二层小楼 ， 再想想
两个成绩挺不错的娃儿将来读大学的
巨额开销， 父亲突然意识到那几亩田
地和在酒厂打工的收入对我们家只是
杯水车薪， 随即， 他也背上铺盖卷儿
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车 。 父
亲在上海、 无锡、 深圳间辗转 ， 父亲
与酒的故事也在三地间延续 。 其中的
诸多细节， 父亲多年后才在饭桌上偶
然提及。 有一次， 父亲在上海码头抬
石头， 石头落下来 ， 砸中了他的脚拇
指。 亏得石头重心偏移 ， 要不 ， 父亲
已成跛子 。 父亲的指甲盖被砸脱了 ，
血肉模糊， 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包扎，
只自个儿买回几片消炎止痛片 ， 擂成
粉 ， 用白酒调成药泥 ， 敷在伤口上 。
仅休息了三天， 父亲又一瘸一拐地出
现在了工地上。

酒既是父亲疗救自己的药 ， 也是
他忘却生活劳累的麻醉剂 。 我一度以
为， 父亲的味觉就是在那段时间变迟
钝的。 炎炎夏日， 在露天工地被烘烤
了一整天后的父亲并不是不喜欢喝冰

镇啤酒， 但连最便宜的啤酒也得两块
钱一瓶。 父亲酒瘾大 ， 对他而言 ， 啤
酒像凉水一样寡淡苍白 。 正宗的粮食
白酒五六元钱一斤， 父亲也舍不得买，
父亲只买那种两、 三元一斤的食用酒
精勾兑酒。 父亲说那酒劲儿大 ， 半斤
就能让他忘却一切， 一夜好眠。

在 父 亲 和 母 亲 期 待 的 目 光 中 ，
1996 年， 我如愿考上了大学。 2005 年，
妹妹大学毕业后也有了好工作 ， 在外
打工近十年的父亲终于不用再挣钱养
家了 。 不论在我家 ， 还是在妹妹家 ，
我们都坚决不再允许父亲买劣质酒 。
不过， 父亲也有他的酒规———家宴时，
他不准我们开名贵好酒 。 父亲常把一
句话挂在嘴边———“一家人嘛， 喝那么
贵的干啥？ 酒， 只要正宗就好！”

前不久 ， 我去外地出差 ， 给父亲
带回一些价格亲民的纯粮土酒 。 那天
晚饭时， 我把父亲面前的酒杯斟得满
满的。 父亲试图把酒杯端起来 ， 但他
的手有些微抖。 怕酒洒了 ， 他又把酒
杯小心地放下了。 父亲埋下头去 ， 轻
轻抿了一小口， 他连续咂了好几下嘴
巴， 然后， 我听到一句让我眼眶湿润
的话———“好酒！”

海滩恋 傅岱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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